
 
 
 
 

 
 

 

第二章   创作主题比较 

第一节  苦难主题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孟昭‧阿卡丹庚曾说“我作品

都是以我身边的故事来写的”。所以发现他们作品与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一脉相

承的。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始终体现着感伤主义色彩和消沉悲观的情

调，同样体现着它相似的“苦难主题”。通过两位作家对苦难主题创作的比较，

发现他们表现的苦难都是他们身世的歧视 ,再说这些是与他们生活社会文化背景

的影响而表现出来。但在苦难表现方面郁达夫侧重于表现多重压力的人生的苦难

而孟昭‧阿卡丹庚侧重于表现重大肤色鄙视的人生的苦难。 

 

一、苦难主题的相似性探寻：身世的歧视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的“身世的歧视”，在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

又体现出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特点。在他们作品中表现的“歧视”是有他们的贫

穷和弱国子民根源的。 

    在中国和泰国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泰两国社会都是处于封建传统的黑

暗衰弱社会当中，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正是他们各国家国内的灾难，民族苦难的

时期。在中国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要向英国政府赔许多钱，使中国当时社会

经济也逐渐的衰弱，加上当时黑暗势力非常强大，十分顽固。反动派对进步力量

的镇压极其残酷，使整个社会机体呈现出严重的病变。而在泰国因多年的自然灾

难，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衰弱，政治的动荡不稳定，使当时泰国社会人民受到极

大的痛苦。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回到各自的国家后，看到其他被压迫阶级的

痛苦，直接感到了黑暗现实社会的压迫，加深了对社会本质的认识。生活的贫

穷、苦难的人生、长期的漂泊、社会现实的丑恶和不公正，这一切都笼罩住中国

的郁达夫和泰国孟昭‧阿卡丹庚。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向

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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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
[1]
”，所有的

店主开始都笑脸相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

是赊欠下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

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

命的叫说：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2]
”。 

    有过这场“皮鞋风波”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

不用新的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风波带给他打击时写到：“自从这一

次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

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这个时候

而起的
[3]
”。“皮鞋风波”给当时年仅 12 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伤在

于，一方面对有钱人带给他的这种歧视，使他内心受到打击，最后产生了敌恨的

情绪。另一方面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  

    1911 年 2 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在学校里，因为不

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郁达夫被同

学们称为 “怪物”。加上毕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

这种歧视产生了恶感和敌意，因此“怪物”之名愈传愈广，郁达夫与他们之间筑

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这样，在杭州的学习

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他一方面习惯于这

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 

    郁达夫出国留日期间，他才认识到中国和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有多么轻视。

他带着“弱国子民”的身份开始在日本留学，十年的留学使他受到日本人的歧视

侮辱，异性爱情的拒绝，导致他“生性的苦闷”。 

    郁达夫是强调表现自我，表现主观的“自叙传”或者“身边小说”的主要代

表作家。《沉沦》所收入的三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充分

显示出了这种特色。可以说，《沉沦》是作者郁达夫复杂思想的具体体现，代表

                                                 
[1]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3 页 

[2]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郁达夫自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4 页 

[3]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郁达夫自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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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其复杂而又鲜明的创作思想。因此，我们翻阅他这篇小说就能体现到作者通过

小说中的主人公来反映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的苦难 

《沉沦》写成于 1921 年 5 月，是郁达夫早期主要代表作品。作者以惊人的

取材和赤裸裸的描写，刻画了一个留日学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寻求纯真友谊 

和爱情而不可得，以及身处异域而直接感受的民族歧视，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主人

公由于异族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遇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表达出一个 “ 弱

国子民”的自卑感、侮辱感，以及由此而寄希望于祖国快快富强起来的迫切愿

望。这一形象是作者雕塑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染有“时代病”的，并

终于由精神上的沉沦而走向生命的毁灭，成为一个无害于人也无补于世的“零余

者”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实际上，这正是作者郁达夫的自我写真和“自我影像”

的再现。 

    从他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主人公“他”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里在得不

到同情，友谊和爱情的时候，愈来愈甚的忧郁症一面驱使他仇视使他受到冷遇，

受到压抑的环境，不但仇视他的日本同学，而且同他的几个中国同学也一日一日

地疏远起来。另一方面，他的孤独、空虚、苦闷又转化为对情欲刺激的追求。使

他走上不了不能自制和自杀的歧途，窥视少女淋浴，偷听青年男女的野合……而

每每事后，又使他陷入恐惧和耻辱的痛悔之中，但最终还是不能自拔。由此，我

们不难看出，主人公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思想情绪，正是作者深刻而又复

杂的思想情调和人生追求的直接折射与反映。 

 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苦难的“歧视”主体，我们不难看出“他”精神受

到极大的刺激，使他精神脆弱，且在异国他乡认识弱国子民的地位使他到处受到

歧视，侮辱。正如《沉沦》中，在海边的一家酒馆遇到一个年轻美丽的侍女与她

对话时的一段心理描写：……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

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

“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

人”了。比如：在小说《血泪》中，描写了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一青年，回国后，

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失业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在生活逼得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

下找到了数年前认识的人生艺术的主唱者，现在是上海滩阔绰得很的江涛，希望

求得他的帮助。但江涛的回答是：“现在沪上人多事少，非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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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东洋留学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学生闲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们同主

义的人也还有许多没有位置。”在留学生一再诉说当时的困境之后，才勉强要他

作一篇“有血有泪”的小说，换几个零用钱。留学生为生活所逼，无可奈何一口

气写了一篇名为“血泪”的小说，叙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的腿被汽车截成了两段以

后在月光下抱着一只被折断的鲜血淋淋的右腿痛哭一场的故事。由于这篇小说符

合江涛的主意才换得了一块钱，维持了一顿饱餐。但是饱餐以后，心里盘算的依

旧是“今晚上上什么地方过夜。”。再比如，在《落日》里的 “因失业的结

果，为贫病所迫，脸面上时常带着愁容。”，小说通过知识分子的穷困和苦难的

客观描写来反映旧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与社会的黑暗。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是强调表现自我，表现主观的“自叙传”

或者“身边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  

    与郁达夫一样，在孟昭‧阿卡丹庚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反映苦难人生的。例

如《没有佛龛的神像》这部小说，通过泰国贵族知识分子人生经历，反映了一个

流落在异国的泰国皇族的困苦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皇族命运的忧虑。在这部小说

中，主人公说：“我不能回泰国去，那里没有人要我，我愿意留在这里当乞丐算

了。
[1]
”小说通过泰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心声，揭示了泰国没落贵族的潦倒，生活

的穷困。在这种境遇下，迫使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得不走向底层社会。在阅读孟昭

‧阿卡丹庚的小说后，读者不难看到作品中所描写的穷与愁，苦与闷。作品不仅

大胆揭露了上层贵族社会的丑恶，也反映了没落贵族的窘态，使该作品在泰国文

坛上占有显著的位置。 

又如：《人生戏剧》中的维属，作品中也描写了他的苦难。有评论认为：

“因一生中的苦难和社会的歧视的结果，使他内心产生了自卑心理和对自己生命

的无奈。”小说中写道他从小就领受了父母对子女的偏爱，他心里想“上辈子我

做错什么了，我这辈子总是受到这样不公正的抚养。
[2]
”，“我为何要活在这个

不公正的世界呢！”。这个精神衰弱的青年王子还要找办法改变自己的苦难命

运，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对他来说是个机会难得的事情，“我父

亲死前，为子女出国留学分好了钱，但这些钱绝对没有给我，是因为他想我太

                                                 
[1]  孟昭‧阿卡丹庚. 没有佛龛的神像 ,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19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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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所以出国留学是没用的。但我还是要出国留学的，要是我在泰国学下去的

话，我以后恐怕没有什么好前途了。
[1]
”他在留学期间认识到自己是弱国子民悲

惨的现实和民族的歧视使他感到深深的痛苦。在异国他乡的他是多么需要同情、

理解、温暖和交流。他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女人，但他个性的自卑心理和民族文化

社会的不同，最后无法在一起，痛苦的离别。“维属（วิสูตร）你想了没有，你没

有资格爱上玛丽的，要是你真的爱玛丽的话，你以后不要和玛丽再见面，东西国

家人的爱情是不可能的。
[2]
”。 

最终，他的海外爱情终于结束，而且还没有得到海外大学的文凭，回国后受

到周边人的侮辱和歧视。但他在海外当记者还是积累过丰富的经验，打开了眼

界。他想虽然自己没有得到文凭，但对泰国人来说能有几个泰国人能像他有这样

的好机会，所以他对这一点显得一点也不后悔。 

    据说，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很明显地反映苦难主题“身世的歧视”，就是

他的第二部小说《黄种人白种人》。这部小说是《人生戏剧》的姨妹篇，它以英

国为背景，中心写的是泰国的一位青年贵族与英国少女没有结果的爱情。泰国黄

种人的男主人公遭受到英国少女的肤色鄙视。小说塑造了自幼生活在英国的一个

被废黜的印度公主的形象，她家的王朝是被英国人推翻的。从小生活在英国,接

年不断地受到“弱国子民”，“肤色的鄙视”等等苦难。不管她从什么目的的出

发，反正她对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爱情却又有清醒的认识。她认为白种人有一

种优越感，他们是看不起有色人种的，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生活方式，信仰都

不一样，生活在一起是很难幸福的。小说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隐隐约约地接

触到了种族歧视问题。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社会文化背景，这些影

响到他们具有相似的小说创作。在翻阅他们小说，发现他们小说中具有相似的苦

难的“身世歧视”主题，分析他们的这种苦难是有他们的生活贫穷和弱国子民根

源的。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60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 ,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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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他们作品都是自传，而且发现他们作品与他们人生经历都是一脉相

承的。他们本身童年的苦难，家境的贫穷，这些使他们受到人生贫穷的歧视问

题。再说，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亲身认识到弱国子民的歧视问题,这两种根原

形成了不同国度的作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的身世歧视主题。 

 

 二、苦难主题的相似异性探寻：不同的感受 

    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社会文化背景造成了相似的苦难。而对苦难的表现，

不同国度的中泰作家各有侧重。 

 

（一） 郁达夫：多重压力的人生 

    1922 年 7 月郁达夫结束了十年留日生活，从东京学成回到中国。因在日本

近十年读书，所以在他要回自己国家前，心里显得有点舍不得离开，有点留恋之

感。而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回国后的前途之未来充满惶恐，但日本毕竟是郁达夫度

过青春浪漫的地方，也让他怀抱着梦想，所以归国也成了他理智与感情之间的矛

盾。他说“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

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胸口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

哩!Ave Japo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呀！
[1]
” 

    这显示出他是如何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中国。郁达夫返抵上海，从原来一个

留学生的浪漫生涯到在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民族，歧视压抑下的‘性的苦闷’，并

回国后面对现实生活而感到痛苦伤心。自小养成的自卑、脆弱、胆小孤僻的个

性，这样的郁达夫如何接受这些接踵而来的生活压力，使他从‘性的苦闷’进一

步转变为‘社会的苦闷’和‘经济的苦闷’即‘生的苦闷’。最后，这些苦闷在

他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描写“袋中无钱，心头多很”，“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世

无损”的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本来对帝国是充满着希望，可以发挥个人理想的抱负和为国家做出贡

献。可是现实就同“癞病院的空气一样，渐渐使人腐烂下去
[2]
”让他觉得：“愁

                                                 
[1]  郁达夫.归国.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48 页 
[2]  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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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无路，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达到一切的狂呓”倾诉生活的苦

闷。 

     在小说《血泪》中，描写了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一青年，回国后，但是等待

着他的却是失业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在生活逼得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找到 

了数年前认识的人生艺术的主唱者，现在是上海滩阔绰得很的江涛，希望求得他

的帮助。但江涛的回答是现在沪上人多事少，非但你们东洋留学生找 

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学生闲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们同主义的人也还有许

多没有位置。在留学生一再诉说当时的困境之后，才勉强要他作一篇“有血有

泪”的小说，换几个零用钱。留学生为生活所逼，无可奈何一口气写了一 

篇名为“血泪”的小说，叙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的腿被汽车截成了两段以后在月 

光下抱着一只被折断的鲜血淋淋的右腿痛哭一场的故事。由于这篇小说符合江 

涛的主意才换得了一块钱，维持了一顿饱餐。但是饱餐以后，心里盘算的依旧是

“今晚上上什么地方过夜？” 

    在小说《落日》中，描写了留学生自日本回国后，虽然在 A 地教了半年书，

但由于被一个想谋校长做的同事妒忌不过，很快失去了职业，成天流浪于街头。

每当他早晨醒起来时，胸中打算最苦的就是“今天的一天如何消磨过去”，感叹

“这茫茫的人海中间，那一个是我的知己？那一个是我的保护着？…… 我只觉

得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这种枯寂的感情，常常使他退守愁城一隅，对现实和

前途深感失望。 

    通过这两篇小说，我们知道作者身处在黑暗的社会，从海外毕业的他回国之

后生活动荡不安，经常受到失业威胁的苦境。不仅是作者苦闷情绪的反映，也是

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腐败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困境和苦闷情绪的反映。在小说

《茫茫夜》与《秋柳》中，描写了军阀统治下教育机构的黑暗，领导们因互相篡

夺校长之联。不惜纵容少数学生捣乱破坏教学秩序，知识分子怀才不遇及人格受

到残踏，于质夫面对自己前途时：“泡影呀，昙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一片

感伤与茫然的无助了。
[1]
” 

                                                 
[1]  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40 页 

  30



 
 
 
 

 
 

 

    其实，回国之前他会立志要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惯，要重新调整规律的，但现

实使它成了泡影。于质夫要忍受仰人鼻息的日子，和上司无理的污辱，也不是个

人的力量能为，更改变不了社会的牢固恶习。 

    于是，他的伤心，绝望余转而自暴自弃，意志消沉且常沉弱于酒楼，妓院，

与妓女们一起抽鸦片，饮酒唱曲，过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成了一个living 

corpse了。
[1]
” 

    早期郁达夫的作品形式，确实常以孤独行旅客的形象出现，如：《茑萝

行》，《南迁》等等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经常跋涉于行旅途中孤独，贫乏，或

是无目的，经常是不完全的，标志着一种不确定性。   

    在小说《茑萝行》中，作者把主人公没有能力养活妻子小孩而不得不颠沛流

离生活的家庭悲剧，深刻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出来。他以自己回国后的亲身遭遇和

真情实感为基础，通过作品中的“我”对妻子痛苦的倾诉，绘出一幕幕令人心碎

的场景，托出一颗被社会鞭挞得鲜血淋漓的心，反映在社会重压下广大贫苦知识

阶层及其家庭共同的悲惨命运。他已经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准：“苦困社会的组织

不良……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

[2]
”在小说中，主人公曾对自己感叹：“赋性愚鲁，不善交游，不善钻营的我，

平心讲起来，在生活竞争剧烈，到处有陷阱的现在中国社会里，当然是没有生存

的资格的 。
[3]
”由于这些自卑，他自暴自弃并把一切的挫折带回家向妻子发泄，

他说：“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的我，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

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可怜你自从去

年十月以来竟变成了一只无罪的羔羊，日日在那里替社会赔罪，作了供我这无能

的暴君的牺牲 。
[4]
” 这些很明显地认识到中国黑暗社会所造成的苦闷与悲忠。

因而主人公还说：“半年来因失业的结果，我天天在做梦的脑里，又添了许多经

验”的感伤。
[5]

 

                                                 
[1]  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62 页 
[2]  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92 页. 
[3]  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86 页. 
[4]  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86 页 
[5]  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91 页 

  31



 
 
 
 

 
 

 

（二）孟昭‧阿卡丹庚：肤色歧视的悲情 

    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人生戏剧》中：“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不

平等更痛苦了。
[1]
”这段话很显然地反映出他的“人”的权利思想。我们通过孟

昭‧阿卡丹庚两部小说《人生戏剧》，《黄种人白种人》反映出的“人权”思

想，而还能认识到“肤色的鄙视”主题的存在。 

在小说《人生戏剧》中，描写了泰国苦命的公子在英国留学时，认识到西方

国家人对人的不同肤色产生了鄙视感。黄种人的主人公不能与白种人的英国女士

玛丽相爱，是因为他是个泰国黄种人，他们俩的生活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所

以他们的爱情也不可能的，甚至说他们爱情是“禁止的爱情”。“你想了没有你

没有资格爱上玛丽。”，“噢，真惨！人生戏剧！黄种人! 白种人！。
[2]
” 此

后，使主人公不得不忍气吞声，忍痛割爱。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看到作者孟昭‧阿卡丹庚比较重视人的不同肤色的不

平等问题。他的第二部小说《黄种人白种人》反映出这个问题相当充分。内容描

写的是一位青年贵族孟昭‧瓦拉巴潘（พระองศเจาวรประพันธ）与英国少女艾琳没有结果

的爱情。艾琳并没有真心爱孟昭‧瓦拉巴潘，她之所以和孟昭‧瓦拉巴潘形影不

离，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因为她觉得对方无害，是个黄种人，孟昭‧瓦拉巴

潘却蒙在鼓里。在一次俱乐部的舞会上，孟昭‧瓦拉巴潘亲耳听见了艾琳和菲利

浦上尉鄙视自己。表达其真实感情的谈话，才如梦方醒，他深知自己受到了戏

弄，艾琳感兴趣的是白种人，而不是一个皮肤黄黄黑黑的泰国公子。“不是，不

是，你胡说，那个黄种人没有爱我，他根本不能爱我，我是白种人，他是黄种

人，他绝对不会这样侮辱我的。
[3]
” 

     这些反映了西方社会中的一些人认为白种人比其他肤色的人优越。他们看

不起有色人种。作品反映出由于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也都

不同，所以不同肤色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难幸福的。小说还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

醒，并通过描写两国青年的爱情接触到了种族歧视问题。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 12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 ,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12 页 
[3]  孟昭‧阿卡丹庚.黄种人白种人 ,曼谷：double nine出版社，1999.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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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为什么她对你这么好，是因为她想你根本配不上她，所以她没

有想到“黄种人”的你倒是大胆地爱上她。
[1]
” 

  

 

第二节 苦闷的爱情主题 

 

    爱情描写是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大部分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

二人小说的一个特点，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不断的追求着真爱，他们如此渴望爱

情，但却屡屡受挫，他们通过两性之间的描写而抒发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与煎熬，

他们的爱情是苦闷的爱情， 这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的内心写照。如以上章节的分

析，共同的留学背景使得中西文化在两位作家心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西方国家

的爱情自由、性开放态度和东方国家的性保守观念的冲突，也不可避免的在郁达

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心中留下印迹，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是对爱情、两性观

念的大量描写。想要更深入客观的探讨他们小说中的爱情主题，我们应注重从历

史、时代、个人等多种因素去分析 

 

一、 苦闷爱情主题的相似性探寻 

 
（一）缺乏温爱追求异性 

郁达夫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借主人公之口大胆表达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然而

他们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爱情的决心和勇气确实难能可贵的。《沉沦》中，“他”

甚至为了得到爱情，宁愿舍弃名利，他大声呼唤“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

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 从这一副心肠生出来的同

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爱情在“他”眼中是其他任

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南迁》中的伊人把O 女学生当作自己的天使而寻求她的拯救，这同时也可

判断伊人的性格软弱，多愁善感，把爱情当作人生的支柱和依赖。但在身处冷漠

无情的异国，四处碰壁无所归依的伊人眼里，少女纯真的爱情无疑是支撑他生存

                                                 
[1] 孟昭‧阿卡丹庚.黄种人白种人 ,曼谷：double nine出版社，1999.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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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的慰籍。《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质夫尽管在同性那里寻求内体的安慰，然而

这也是他得不到异性爱情之下的退而求其次。文中说“说起来虽是他平生一大快

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沦落未曾遇着一个真心女人的衷史的证明
[1]
”，可见他还是

要求异性的“真心”对待的，这“真心”便是爱情了。他还呼喊：“没有爱情的

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的么？”爱情在他的心灵深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

可见，郁达夫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是把爱情当作人生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为了爱情

可以抛弃名誉、地位、金钱甚至知识，爱情也是他们抵挡外界风雨的坚固堡垒。

他们呼天抢地地露直白地宣泄对爱情衷心耿耿的追求以及求爱而不得的苦闷，无

疑是性爱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对压制几千年的爱的权利的渴求，是火热的爱情宣

言书。在翻阅孟昭‧阿卡丹庚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所有小说情节都是异性

爱情的描写，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甚至皮肤的颜

色，使他们爱情遇到挫折、失败，最后使他们爱情不得不遭遇悲伤的结局。 

由此可见，孟昭‧阿卡丹庚所有小说的主人公是对异性爱情的追求和向往。 

《人生戏剧》(ละครแหงชีวิต)，《黄种人白种人》(ผิวเหลือง ผิวขาว)，《崩坍的天堂》 

(วิมานทลาย)，《万灵药方》(ครอบจักรวาล)，等 4 长篇小说，里面还有不少短篇小说都是

多多少少涉及到了男女之间的两性主题。可见性爱主题在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

所占的比重之多。 

    《人生戏剧》中，“我”幼时缺乏父母的温爱，又得不到异性的爱情，后来

去英国留学，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他经过了欢乐悲伤的生活，遇

到英国家庭弥补了他生活中缺乏温爱，而且遇到英国小姐对他真心的爱，但不得

不放弃这个不可能的爱情，使他心里受到打击，沉沦苦闷，最后只好失败的回

国。 

    《黄种人白种人》中，泰国公子得不到英国少女的爱情，不仅没有结果的爱

情，而且受到她的鄙视侮辱。 

                                                 
[1] 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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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之路》是泰国短篇小说中的名篇，它讲得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

个出狱的囚犯抛弃了对它一往情深，等了他七年的未婚妻，爱上了一个妓女，找

到了知音。 

    由此可见，孟昭‧阿卡丹庚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异性的苦闷爱情，而且它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的，可以说是作者对爱情的各种各样的观念，来塑造他笔下的

主人公，为了宣泄作者本人对爱情的苦闷。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主题的共同性应该是他们受到西

方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影响。 

    “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把情感和想

象提到首要的地位。……由于主观性特别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

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自传式的写法也比较流传。

由于当时作家各人和社会处于矛盾对立，……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般富于感到感伤

忧郁的情调……
[1]
” 

以上的定义，把它拿来看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作品的话，几乎可以概括

他们的小说创作特征，而且可以说他们作品是个“感伤的浪漫主义”。 

 

（二）背离传统渴望性爱 

    郁达夫自己曾说过：“人生两件大事。性欲和死是人生两大根本问题，所以

以这两者为题材的作品，其偏好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
[2]
” 由这一理论指

导，在他的笔下，描写性苦闷，性变态和死的恐怖，死的悲哀就成了一大特色。 

    在翻开他作品中，性的苦闷和变态心理的描写成了他的创作重要主题。其

次，穷与愁，失业和流浪，经济上的苦闷，揭露了旧社会的丑恶，这些占了显著

的位置。他的创作仍存在对性的苦闷与变态心理的描写，如：《茫茫夜》、《秋

柳》、《寒宵》、《街灯》、《祈愿》、《南行杂记》和《秋河》都是描写过主

人公性的苦闷或和性欲有关的生活。尤其是《秋河》中，作者描写了主人公的色

情狂的变态心理， 。 

                                                 
[1]   浪漫主义郁达夫沉沦.http://blog.sina .com.cn，2006 年 12 月 2 日  
[2]   郁大夫.文艺赏鉴上的偏爱价值，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版，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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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昭‧阿卡丹庚自己曾说过：“男女在一起发生爱情是难免的”,“我是个

永远需要异性爱情的人。
 [1]

” 所以在他的笔下，描写爱情的苦闷和失败。在翻

阅他作品中，感伤浪漫的爱情，爱情的苦闷和失败的描写成了他的创作重要主

题。泰国著名小说家西巫拉帕曾说“孟昭‧阿卡丹庚的所有作品对爱情描写比较

新鲜，感伤，浪漫，悲哀的作品，是泰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2]
” 所以孟

昭‧阿卡丹庚作品在泰国文学史上占了显著的位置。孟昭‧阿卡丹庚的作品《人

生戏剧》，《黄种人白种人》，《崩坍的天堂》，《万灵药方》  等四篇小说都是

男女两性苦闷的爱情描写的重要主题，或刻画了男主人公的爱情脆弱单纯的痕

迹，同时作者是借助主人公来反映了自己心里对爱情的表现。可见，苦闷的爱情

主题在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之多。 

    无论是郁达夫的变态的性爱表现还是孟昭‧阿卡丹庚的脆弱单纯的爱情表

现，它们都是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他们的这种背离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

性爱表现是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而且加上他们的“生性的苦闷”，反映了当时

的黑暗，不正常的社会。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在对苦闷爱情的描述上有着惊人之处。他们在反对

传统的伦理道德上，在以自身或其他人物形象为对象上，都反映了生命中孕育的

性爱和情欲的痛苦。纵观他们的小说可以看到作品中的人物，在心理上有着生活

与性爱苦闷的双重压抑。他们在多方面的要求得不满足的时候，自然就会从最脆

弱的情感方面寻找突破，去追求一时的官能刺激。 

    因此，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的苦闷爱情表现是把生性的苦闷与社

会的苦闷连在一起，让读者体现了他们作品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感受着作

假的困难”。 

 

二、苦闷爱情主题的相异性探寻：不同的表现 

 
（一）郁达夫：变态而颓废的性爱描写 

                                                 
[1]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 ,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43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的世界.查理 坚卡辛,曼谷：顿欧出版社，1997.1 页 

  36



 
 
 
 

 
 

 

    性爱在郁达夫笔下是充满性的苦闷，心理变态的性爱表现。打开郁达夫的小

说，许多“不洁”的材料赫然在目：手淫（如：《沉沦》），同性恋（如：《她

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男女同宿（如：《空虚》）, 私通（如：《秋

河》）,狎妓（如：《沉沦》）等等。这种情调既来自人物的生态和心态，更来

自作者的悲剧意识。 

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很重要的地

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了某些颓废色彩，从短篇小说

《茫茫夜》到中篇小说《迷羊》、另外《她是一个弱女子》、都不乏变态性心理

的描写，这些描写固然同作品中主人公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有联系，但用自

然主义手法描写性爱、肉欲，势必削弱以至损害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 

《迷羊》以主要笔墨描写那个“迷羊”似的青年获得性爱的欢乐和失去性爱

的悲伤，这样便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关于性变态心理的描写是比较多的。颓废的气息，色与

欲的描写，烟花柳巷，秦楼楚馆…… 在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地位。自渎、窥浴、

宿妓调娼、畸恋、同性恋…… 很多作品里都有出现。《沉沦》里，留学日本的

主人公自轻自贱，偷看房东女儿洗澡，内心忐忑不安充满罪恶感。他对爱 

情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又兼不堪忍受异族的欺凌，最后跳海自尽。小说大胆描写

了这个受“五四”思潮洗礼而觉醒的现代知识青年“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态性心理。《秋柳》《寒宵》中的主人公到勾栏妓院去偎红

依绿，宿妓调娼。《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人物变态的爱恋着，同性

恋的故事上演着。很多作品里，主人公的精神心理、言行举止都表现出颓废的气

息和世纪末的情调。许多读过郁达夫小说的读者，共同的强烈的感受就是：颓废

的气息，色与欲的描写。 

    对于眠娼狎妓、性的冲动乃至于变态的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郁达夫的笔

墨有时太露，缺少节制，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方面是作者所受的西方世纪末思潮和东方古国名士风流影响的必然反

映；同时，也是作者处于窒息的时代气氛中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一种变相的表

现和畸形的抗议。一定的消极作用和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相随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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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沉、厌世的外表下，跳动着作者热爱美好人生，反抗黑暗现实的欲求上进的

心。 

    在翻阅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表现的性变态是表现了四种性变态现象。    

(1)窥淫  《沉沦》中写了两个场面，窥浴和窃情。这是借助偷窥异性身体

以满足性的表现，是一种生理病态的嗜好，是作品主人公理智上所不能制约的。

《沉沦》中的青年“窥浴”之后，“我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样子，

心中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欢的非常。然而若有人问他，他无论如何总不肯

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显然，“他”是以窥淫为快感的。另外，当

“他”窃听苇草中男女偷情时，“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

地步！他心里虽然如此的在那里痛骂自己，然而他那一双尖锐的耳朵，却一言半

语也不愿遗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
[1]
”这说明，理智无法抑制病态的冲

动。 

    (2)同性恋  如在《茫茫夜》中，“于质夫”与“吴迟生”之间就有同性恋

的成分，“质夫坐在电车上一边作这些空想，一边便不知不觉的把迟生的手捏住

了。他捏捏迟生的柔软的小手，心里又起了一种别样的幻想，面上红了又红，把

头摇了一摇，他就对迟生问起无关紧要的话来。
[2]
”在此，如果“于质夫”是一

个正常人，他又怎么会在捏对方的手时，“面上红了又红”呢？另外，在《她是

一个弱女子》中，李文卿和郑秀岳也是地道的同性恋者，使整个作品成了性变态

的展览。 

    (3)受虐狂 《过去》中的李白时与老二之间就属受虐狂：“万一我有违反她

命令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举起她那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

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反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

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有了她那一只尖长 

的皮鞋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我故意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

一下！”这种受虐狂的情节，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也有描写。 

                                                 
[1]  郁达夫.沉沦.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26 页 
[2] 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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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恋物癖 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常常喜欢与异性穿戴或佩带的物品接触，以引

起他的性兴奋，如在《茫茫夜》中于质夫买来一个小妇人的旧手帕用针刺及吸闻

手帕香味来达到性快感就是鲜明的例子。 

当然，郁达夫的小说中关于性变态心理的描写，表现出热烈、过敏，近于妄

想症和单恋，而又带有自卑、胆怯等特点，完全是一种不正常的变态心理。这

样，就带有抑郁苦闷的色彩。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因此，他的一切心理和活动都带有社会性，性的心理和活动也不能例外；特

别是性的变态心理和不正常的活动，更是曲折地反映了具有社会性的人的处境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两性关系从来都是社会问题，反映着某

一社会侧面。透过郁达夫笔下的人物，他们内心的强烈感受，我们可以了解那个

特定时代人物的内心世界，体验他们的悲欢离合心路历程，得到艺术享受。这里

借用温儒敏先生的评论来总结郁达夫的性爱描写就是“他的性爱描写是自觉地对

虚伪了几千年的封建道德的一种挑衅”“冲破了扼杀人们个性和精神的封建道德

囹圄，而且也挑开了旧礼教的遮羞布”。 

 

（二）孟昭‧阿卡丹庚：脆弱而苦闷的爱情描写 

    性爱在孟昭‧阿卡丹庚笔下充满着苦闷，是一种脆弱、单纯的性爱。在孟昭

‧阿卡丹庚作品中的性爱主题占了比较多，其中，最典型的长篇小说《人生戏

剧》，或短篇小说《明星之恋》，《世俗之路》等等。 

    在孟昭‧阿卡丹庚小说里往往都是“性苦闷”和心理脆弱单纯的性爱表现，

可以说性爱主题是孟昭‧阿卡丹庚作品最重要的情节，而且它具有感伤浪漫的特

色，使他作品在泰国文坛上占了比较高的位置。 

    在翻阅孟昭‧阿卡丹庚的长短篇小说都能看到主人公的那种“自惭形秽”，

“心理自卑”等等思想的表现 这些表现是与作者本人的“人格”和“性格”有

关系，在他第二篇小说《黄种人白种人》的前言提到众多读者认为《人生戏剧》

的男主人公是不是他本人的，他说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他塑造出来的。虽然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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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说，但我们看他小说，就好像看到他事实的人生经历。幼时缺乏父母的温爱，

而且对社会的不满的他感到自己人生中的绝望，苦闷，沉沦，养成了他的自卑和

创伤之感。不止这些，他一生中追求异性的真爱，但总是失败，更使他精神上感

到苦闷，忧郁无比。 

    孟昭‧阿卡丹庚曾说：“我作品都是以我身边的故事来写的”。因此，小说

就是他宣泄内心苦闷的一种方法，同时小说的人物也是作者的化身。在孟昭‧阿

卡丹庚小说里，对脆弱单纯的性爱表现是比较丰富，自卑心理的描写… 他作品

中都有出现。《人生戏剧》里，男主人公在上层贵族社会的压力下，使他感到自

己活得不像公子，像平民一般，在这样的社会没有他的地位的存在，这些使他感

到苦闷，忧郁，悲哀，养成了他的自卑心理，创伤之感。他一直以来追求真爱，

幼时得不到父母的温爱，是说在家庭中他是个外人。成长后，他第一次认识到对

异性的爱情，但是他的精神脆弱，自卑心理使他不得不把这份爱情压下在心里。

他说：“我有很多理由的不能向拉娟(ลําจวน)坦白，因为我是个穷，没有出息的公

子，无法给她任何幸福，所以我只能忍心割爱，不想让她跟我一起吃苦。
[1]
”通

过这段话，我们看到他对异性爱情的思想观念，精神上有多么脆弱单纯。再说，

这些现象应该是他对异性爱情的表现“回避残酷现实”的一种方法。 

    在《明星之恋》里，男主人公也是泰国贵族的公子在英国留学。父亲早死，

所以他就搬到他父亲朋友的英国人家里去。英国人家里的女儿对泰国黄种人的他

的到来显得不高兴，讨厌，甚至感到歧视侮辱。她说：“不管他是印度人或者是

泰国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性格懒惰，封建社会文化很差，所以，我不想再见

到他了，真受不了。
[2]
”后来，男女相处发生爱情是难免的，黄种人的男主人公

追求异性的白种人女士的爱情，追求的是那种单纯的爱情，他说：“我考虑到她

的光荣，所以我不能做什么来侮辱她的。” 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单纯的性爱

描写是显出主人公的自卑心理，精神脆弱，封建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与当

时封建传统社会的影响。再说，对一个上层社会来说，贵族和家庭的光荣是比较

重要，它是不能受到任何歧视侮辱，所以贵族人完全被控制在封建传统上层社会

                                                 
[1]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43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的世界.查理 坚卡辛,曼谷：顿欧出版社，1997.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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